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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没有完成时课改没有完成时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年省思

时间回到 2001 年。这一年，被认为

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开启之年。

2001 年 6 月 8 日，教育部印发《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大力

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基

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5 个月

后的 11 月 19 日，教育部又印发了《义务

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印发了供实

验区使用的义务教育阶段 18 个学科的

课程标准（实验稿）。同时，还制定了与

课程改革配套的系列文件，如《中小学

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地

方课程管理与开发指南》《学校课程管

理与开发指南》《综合实践活动指导纲

要》等。

首批38个国家课程改革实验区的确

立，意味着这批课改的先行者将开始最

初的探路，意味着中小学教育改革进入

了新纪元。

20年来，因为课改，基础教育领域无

论是课程建设还是课堂改革都发生了深

刻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同时并存着两

种反差状态：课改在一些学校的实现了

不断迭代、升级，而在另一些学校，课堂

样态却是“新瓶装旧酒”。

课改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沉淀、不

断深化的过程。20 年来，课改一直伴随

着不同的声音，新概念、新经验、新成果

不断出现的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相信

和质疑，这自然是一个撕裂和冲突的

过程。

那么，这 20 年课改到底沉淀了什

么？课改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下一个

20年课改需要关注什么？

从一位草根教师的课改
实践说起

20 年前，王红顺还是河南省宜阳县

三乡乡一所农村中学的教师。

他对新事物一直保持敏感的学习意

识。课改刚刚启动的时候，王红顺就一

直潜心研究新动向，研读报刊中的前沿

理念与方法。那个时候，他的兴趣点在

“综合实践活动课”。他和他的研究伙伴

一起编写讲义，大胆实践，积累了大量行

动研究成果。

当许多教师对新课改还不知所云的

时候，王红顺却已经成为学校里的“课改

专家”。热衷于课改，但王红顺没有仅仅

停留在改进自己教学上，利用业余时间，

他经常给周边对课改感兴趣的教师答疑

解惑。当时，他的月工资不到1000元，养

家糊口都很紧张，但他却自掏腰包乘车

到附近的县区，牺牲休息时间，义务为外

地农村教师宣讲课改理念；他还把自家

的电话设为“课改热线”，随时解答一线

教师的课改困惑。只要是为了课改，王

红顺总是乐此不彼。他因此被身边的同

事称为“课改义工”。

20年来，他研究的课题不断更新，个

人言说课改的话语体系也在不断变化，

比如高效课堂、核心素养和深度学习等，

但始终没有偏离过课改。他总是善于将

高深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方法，经

常受邀到全国各地作课改讲座，成为备

受一线教师欢迎的课改专家。他还出版

了多部关于课改方面的专著。如今，已

经退休的他，受聘为郑州陈中实验学校

教科所所长，他带领教师将最新的课改

成果拆解为可操作的实施步骤，并逐步

转化为教学常规。在他看来，是课改让

他找到了研究的方向，找到了职业的

乐趣。

与王红顺一样，山东省潍坊市第七

中学历史教师张吉刚在20年的职业生涯

中，课改让他不断深化对教育的认识。

20 年来他经历了由重视自己到重视教

材、由重视教材到重视学生、由重视学生

到重视课程、由重视课程到重视教育的

迭代变迁。“在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入的

今天，唯有不断学习，才能突破一个个瓶

颈，化茧成蝶。”张吉刚说。

在实践领域，像王红顺、张吉刚这样

的一线教师还有很多。课改唤醒了一大

批教师积极投身实践，他们在不断改进

自己教学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专业

成长。

对模式的认识趋于理性

在坊间，关于教学模式的争论曾经

甚嚣尘上。但是，从20年的课改历程看，

关于模式的争论经历了从力挺模式、反

对模式到理性审视模式的过程。

在实践领域，对教学模式的认识出

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一些学校因为照

搬模式遭遇了水土不服，另一方面一些

学校在模式的“临帖”中却深化了对教学

的认识和理解。

实际上，模式就是程序。有人说，建

立模式的意义就在于让 80%的人在 80%

的情况下做到 80分。对于新教师而言，

教学当然需要程序，但不能只按程序教

学。教学一旦被程序套牢，就很危险。

所以，早在课改之初就有专家提醒，对模

式的迷恋会导致教学的模式化。反对模

式者反对的核心也是教学的模式化。

力挺模式者认为，每一位教师都需

要通过不断建模、破模、再建模的过程来

实现专业素养的提升。建立模式不是目

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承载和落

实自己认同的理念。

今天，课堂改革需要建模思维已经

成为共识。课堂建模让教学从艺术走向

了科学。艺术讲求张扬个性，是没有统

一标准的，而科学则要追求标准，讲求规

律背后的规范。当教学指向艺术的时

候，就容易蒙上神秘的色彩，倡导建模思

维无疑打破了课堂教学的神秘感。

越来越多的实践者已经对课堂建模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当我们在强调“模

式就是生产力”的时候，教学又不能止于

模式，面对不同的学情、不同的教学内

容、不同的教学目标，模式需要不断迭

代。2019 年中国教师报发布的《高效课

堂“西安共识”》指出，高效课堂需要通过

建模来填充教育理念与教学实践之间的

关系鸿沟。但是，建构课堂模式不能以

牺牲教学艺术和教学自由为代价，不能

将建模思维等同于模式化，要警惕高效

课堂模式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大班额一直是课改难言的痛

大班额现象一直备受诟病，教育部

也曾三令五申要消除大班额现象。遗憾

的是，直到今天大班额依然是阻碍课改

的一大障碍。

无论是合作学习、项目学习还是深度

学习，都需要学习的单位小些，再小些。

一个班级的人数太多，教师就无法关注到

每一个具体的学情，学情收集不精准，就

意味着教师的“教”可能陷于“盲目”。

中国教师报刊发的《台湾教师李玉

贵的眼泪》一文曾分析了大班额现象。

在李玉贵看来，教育改革首先从缩小班

额开始。“在大班额中，教师很难看见不

一样的人。”李玉贵说。

在大班额的班级里，一堂课里学生

究竟与教师产生多少交流？当教师所要

面对的永远是一群集体的人，当教育无

法面对每一个独立个体而实施，教育的

力量就会显得苍白。

让班额降下来，让巨型班级瘦身，这

应该是教育改革的起点。改革永远不是

一个孤立的事件。这只是教育的冰山一

角，在教育内部还有太多需要精耕细作

的地方。

只有把班额降下来，学生的学习才

可能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学生才有存在

感和获得感。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启泉说，“课堂

革命”的挑战归根结底是保障每一个儿

童的“学习权”。怎么才能保障每一个学

生的学习权？需要有太多的技术支撑，

但是，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是教师无法

解决的，那就是“大班额”。

日本教育学者佐藤学说，21 世纪

的教师面临的挑战是什么，那就是为

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习机会。他

在《教师的挑战：宁静的课堂革命》一

书中谈到，一个个平凡的教师正在用

自己的行动宣告：课堂上正在发生着

宁静的革命——建立以倾听和对话为

基础的学习共同体。在儿童间培育相

互倾听关系的第一个要件就是教师自

身悉心倾听每一个儿童的心声。

如今，佐藤学的学习共同体理念已

经被不少一线教师所熟知。如果班额降

下来，“倾听每一个儿童的心声”将成为

课堂上教师最美的姿态。

课改下半场要关注什么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说，我国教育

体制“四梁八柱”的改革方案基本建立，

教育改革进入“全面施工内部装修”阶

段。这意味着课改的下半场已经开启。

课改的下半场，我们在梳理总结课

改成果的同时，还要梳理存在的问题。

课改的下半场要关注什么？我们梳理了

如下三点：

一是课改的下半场，需要重构单项

改革与综合改革的关系。课改是不断解

决问题又不断衍生新问题的过程。课改

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项改革往往

只能解决一类问题，这个世界上从来没

有一劳永逸的改革方案。所以，课改需

要逐步从单项改革走向综合改革，尤其

需要基于相对完整的顶层设计之下的系

统改革，才能让课改不至于陷入“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的实践误区。

在《课改的下半场要警惕什么》一文

中我曾谈到，课改最终指向两个逻辑：一

个是以变应变，一个是以不变应万变。

当大家都在谋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哪

些是不变的。课改越来越需要做好顶层

设计，需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缺少这

样的思维，一不小心就会跑偏，就会遭遇

课改的天花板。

二是课改需要秉持“纠偏思维”。任

何一种经验都具有遮蔽性，过度关注某

一方面的改革就可能忽略另一方面。新

时期，课改人需要反思意识的觉醒，要不

断反思，不断纠偏，建立一种边改革边完

善的自动反馈、自动修复的机制。

当我们强调课堂需要建模的时候，

不能以牺牲教学的艺术和自由为代价；

当我们强调合作学习的时候，并不是要

忽 略 独 学 ；

当我们强

调让课

堂“动”

起来的

时 候 ，

潜 台 词

并 没 有

排斥“安静

的学习”；当我们

强调学生“表达”

的时候，并不意味着

要忽略“倾听”的重要。

三是警惕实践领域的“课改功利

者”。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教师

总是热衷于技术和方法，他们常常会说：

“不要告诉我为什么和重要性，直接告诉

我怎么做。”实际上，正是因为部分教师

理论知识的贫困让课改实践陷入了一种

低水平重复的陷阱，一直在粗放和低层

次徘徊。

我们也发现，课改功利者的另一种表

现是，一些学校的课改实际上是应试教育

的遮羞布。功利，是课改者的毒药！由衷

希望下一个 20年，改革者不为喝彩而课

改，不为功利而课改。课改的下半场一定

属于那些不为功利而课改的人，属于那些

坚守课改立场、坚持行动研究的人，属于

那些在微创新中不断改进的人。

守望复杂，保持敬畏

曾经，我们看到过这样一种现象：

“三维目标”在教学实践中被演变得只剩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未能充分

落实，“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则被形式化

和虚化。这是一线教师对“三维目标”认

识不足导致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向东认为，核

心素养是“三维目标”的整合。这种整合

发生在具体的、特定的任务情境中。核

心素养是个体在与情境的持续互动中，

在不断解决问题、创生意义的过程中形

成的。

“如果说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课程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

那么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基

础教育阶段学生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内

涵、构成、彼此关系及其发展水平的论证

和阐述，就是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转化

成具体和系统的基础教育阶段育人目标

的根本途径。”杨向东曾撰文指出。

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改革一

定诞生自对理念的理解和现实环境的把

握之上。有不少教师走过20年才逐步明

白了概念背后的深刻指向。只有在实践

中不断认识教育的复杂性，才能实现认

知的升级和理念的更新。

越理解教育的复杂性，就越懂得敬

畏。下一个 20年，一线教师需要向下沉

潜到课堂深处，需要将核心素养落到实

处，更好地落实“三维目标”。

课改是非线性发展的。今天播下的

课改种子，有时候多年以后才能显现效

果。所以，课改需要从“电梯模式”走向

“攀岩模式”。

所谓“电梯模式”，就是找到一个通

道即可到达想去的地方。课改面临的现

实困境是，没有人愿意等待，几乎所有人

都期待一试就灵的方法，都期待那些可

见的改革成效早日出现。而“攀岩模

式”，则意味着没有固定的上升通道，需

要课改人不断探索、不断试错，它的上升

往往是螺旋式的。

走向“攀岩模式”，是因为课改走进

深水区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

“一试就灵”的速效方法越来越少。因为

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不同，名校与弱校

不同，大学校与小学校不同，老学校与新

建校不同。所以，走进课改深水区，首先

要从理解教育的复杂性开始。只有理解

了教育的复杂性、学习的复杂性，课改才

可能更加从容。

让教师成为主动参与者

北京市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从一

出生就携带着课改的基因。校长王海霞

确立的一个愿景是，通过课改带动教师

的专业发展，将学校办成一所教育学行

动研究学院。在王海霞看来，教师既是

实践者又是研究者。学校内部设立的教

育家书院是专门为一线教师搭建的分享

平台，设立的课程与学习研究院则主要

聚焦行动研究。学校还设置了助力教师

成长的五个机制：基于教学问题解决的

小问题研究机制，基于痛点研究的跨学

科研究机制，帮助教师发现制高点的学

术分享机制，帮助教师看见自己成长的

学术积分和反思机制，专家指导和资源

传承机制。

这代表着课改的重要方向。课改，

成在教师。课改需要一线教师的高度参

与，所有的教育改革都要靠一线教师的

主动变革来完成。一线教师不能成为被

动改革的人，不能只是执行者，他们还应

该是建设者。只有更多一线教师的主动

卷入，才能形成课改的深度推动力；只有

更多一线教师从课改知识的消费者成为

了创造者，课改才能向更深处掘进。

教师只有积极投身改革才能遇到更

多成长的机会。一位优秀的校长就是要

通过选择一项课改项目来建设新秩序，

通过改革可以更好地凝聚人、唤醒人、激

发人、发展人。当越来越多的人都迷恋

一种改革、一种研究时，整个学校就会纯

粹起来，整个世界就会明亮起来。

课改没有完成时。要走好课改的下

一个 20 年，行动依然是课改的最高纲

领。课改是基于行动的哲学。课改不可

能通过“坐而论道”实现最终的目标，课

改需要在大量的实践中才能不断深化认

识。坐而论道与纸上谈兵可以描述课改

的方向，但永远无法洞见课改的真相。

因为“说课改”与“做课改”是两个明显不

同的轨道，“隔岸观火”永远无法窥见真

实。只有下水，涉过险滩，历经艰难，收

获过阶段性成功，然后再次

回望时才能更清晰地

理解课改。

一场面向未来的改革行动，不仅需要理念启蒙，更需要行动诠释。
2001年开启的这场课程改革，在曲折中前行，在深化中创新。20年来，这场从单项行

动走向综合改革的工程，是一段唤醒人发展人、人点亮人的“人本”主义行动。回望20年课
改历程，可以看到行动的智慧，也能发现思想的魅力；省思20年的课改经验，可以看到基层
创新的力量，也能发现不断纠偏的轨迹。

课改
特

刊年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2021年1月6日 3版课改观察课改观察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